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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哪哪哪哪有有有有难难难难成的事成的事成的事成的事？？？？  
DJ ThompsonDJ ThompsonDJ ThompsonDJ Thompson 

 

1979年的那个夏天，我意外降生于加利福尼亚的中部地

区。 

在我出生后的六个月内，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就相继去世，

留下了我的祖母和外祖母独自守寡。她们都是非常虔诚的基

督徒，而我的降生成为了她们晚年生活的慰籍。尤其是我的

外祖母，不仅带我的母亲，姐妹去到教会，也让信仰在我的

心里扎根。在我刚满13岁后不久，就接受了洗礼。四天后，

那位虔诚的带领我去教会的外祖母与世长辞。 

我的哥哥比我年长很多，当我还是孩子时，从来不曾与

他有过亲近的关系。同时，我对我的父亲也没有很深的印象。

他是个种族主义者，经常对我的母亲和姐姐拳脚相加。这些

早年的经历让我感到无助和软弱，同时也让我的性格变得胆

怯懦弱。我父母的婚姻也举步维艰。我记得在我的印象中，

我的父亲一直是个坏人，我有意让自己和他划清界限，以免

成为他这样的人。因此，在成长过程中，我有意与我祖母，

母亲和姐姐保持亲近的关系，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对我今后

的成长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我的童年大多是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度过的。进入青春

期后，我要么独来独往，要么和同龄的女孩子们玩在一起。

尤其当我的外祖母去世以后，我就此失去了精神上的导师，

因此我的青少年时期充满了对信仰的排斥，也只是偶尔地光

顾教会。 

在高中时，我积极参与辩论社团的活动。作为一个高年

级的学生，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训练社团中的新进成员，

我与他们的关系都非常亲近。我一直想有弟弟，可是从未如

愿，于是我把他们都看成是我的弟弟。他们生来都不知道自

己的生身父亲，很多人都是瘾君子。我开始尝试照顾他们，

之后他们慢慢戒掉嗑药的习惯并开始在辩论竞赛中有出色

的表现。尽管这样的友谊是互惠性的，但是通常只能维持一

年，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跟自己同性别的人保持这种亲近的

关系。我的控制欲很强，当他们跟其他朋友过从甚密时，我

就感到嫉妒难忍。我认为当他们选择与其他朋友在一起的时

候就是对我的一种排斥。我对他们在情感上的依赖彻底摧毁

了我所一心渴望建立的亲近关系。 

在大学期间，我用两份兼职来填满我的时间，不停穿梭

于不同大学的社团活动，把自己的课排得满满的。我用工作

来填补友情上的空缺。尽管我有那么多不同的责任在身，可

是我并不感到满足。我经常在周末的时候无所事事，感到寂

寞难耐。 

于是我开始漫无目的地驾车去不同的地方，以此来填补

我空闲寂寞的时间。在我19岁时的某个周末，一个商业会议

在我所在的城市举行。一个总统候选人前来参加，我想得到

一个他的亲笔签名，并且签在他所出版的一份金融杂志上，

之后我就可以将其拍卖，把拍卖所得作为我所组织的一个社

团的募集资金。他所出版的那份杂志在当地的书局早已售

罄，毫无疑问，其他人也想得到他的亲笔签名。突然我的脑

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我可以开车到桑塔• 莫尼卡（驾车需要

90分钟）去，我知道那里有一个24小时营业的书局。但是我

不知道如何可以开到那个书局。当我驾车到桑塔• 莫尼卡大

道的时候，不知道应该向左还是向右开。我决定向左，但是

那晚我却没有找到那家书局。相反地，我找到了一个名叫西

好莱坞的同性恋聚会地。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两个男人手

牵手，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好笑。但是我的第二反应却是

把车停在那个市场边上并出去一探究竟。我开始漫步于不同

的酒吧、俱乐部、餐馆和一些“另类”的书局之间。令我记

忆犹新是一些男人试图与我搭讪，但是我很紧张的走开了，

返回到杂货店旁的停车场，跳上车开回家去。 

整个星期，我的思绪都飘忽不定。我不敢相信我这么轻

易地就能从男人那里获得关注。从周一到周五，我出入工作

场所，出入学校，没有一个男性朋友在我左右，但是在这个

城市中，却这么轻易地可以找到倾诉的对象。我依稀记得看

到一个青少年人倚着墙，我很想回去跟他谈谈，问他为什么

在那里。我有很多情感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跟任

何人分享过。于是隔了一个星期我又回去了，那时正是万圣

节。 

上千人聚集在那里，穿着各式各样精心制作的服装，人

多到把那里的街道都堵塞了。我可以肯定，这次我不可能找

到上次看到的那个青少年人或是任何与那事儿有关的人。这

次，我比上次逛的更久，我还记得那些男人所说的恭维我的

话。尽管我当时很紧张，可是这样的奉承是我从其他人那里

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一种肯定。 

时间越来越晚，我知道是时候回家了。当我走下坡去找

我的车时，看到一个穿着私立女中校服的人独自枯坐在那

里。我以为他是个“鸭”，那晚没有人载他回家。于是我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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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问他为什么他要这样子，为什么要做同性恋。我很快发现，

他不是鸭，他只是在等人。我们不能聊得太久因为他的朋友

过会儿就来接他。他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我们以后可以就

这些问题继续探讨。 

我确实打电话给了他，我知道他比我大十岁，那时他是

个代课老师，和他母亲住在一起。我向他说起了我的好奇心。

尽管一开始，他并不鼓励我们进行任何肢体上的接触，可是

还是同意几周后在好莱坞酒店和我碰面。就是在那个黑色星

期五，我失去了我的童贞。我记得一开始，这事就显得很不

自然，很别扭。我觉得这根本行不通而且也没有快感。在之

前的两年，我已经决定永远不哭，因为男人不可以这样做。

但是第二天早上，当我们拥抱告别时，我一转身就开始大哭

起来。我在回家的路上一路抽泣。我知道我要为自己所失去

的宝贵东西负责，那就是我的童贞。 

在我决定作这一切之前，我曾经把这样的想法告诉过一

个女朋友的母亲。她劝告我说那样做我会后悔的。因此当我

回去后，我告诉了她我的所作所为。她看上去无动于衷，不

过也可能对我失望透顶。但是当我充满自责的时候，她这样

的态度倒让我感到了一丝安慰。我开始回想自从我11岁开

始，我就对同性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对他们充满幻想和欲

望。现在经历了我所作的一切以后，我知道这样的感受都是

一种幻觉，这么做不能给我满足，这么做不适合我。我很生

气，因为我被自己过去那么多年的感受欺骗了。 

于是我的一个朋友建议我周三的晚上跟她一起去教会看

看。此时，我在精神层面上正经历着不同思想的冲击，一方

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宗教观点，一方面我也在思考这些观

点中是否存在着真理。我读了孔子的言论、可兰经、魔鬼圣

经，同时我也对占星术十分感兴趣，并以此来了解自己。一

个西好莱坞的家伙甚至还介绍我去参加了一个佛教音乐聚

会。然而对我来说，佛教音乐的歌词太难发音了。但是，这

个让我去参加周三的教会聚会的邀请看起来是个好主意，这

更像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会做的事情。开始频繁参加教会活

动可以帮助我很好的填补我生活中的空闲时间，但是我很快

发现我需要更多的支持。当周末来临时，我又形单影只了。

而充满危险和诱惑的是，我已经知道了一个我可以获得足够

关注、热情和肯定的地方，这些正是我所需要的。尽管我知

道同性恋行为并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但是这至少可以为我赢

得一些关注，聊胜于无。在圣诞节的前一周，我又回到了位

于那条街上的同性恋聚会地。我遇到了形形色色与我同龄或

比我年长的人，他们对我投来关注的眼神。尽管我不打算有

性行为，可是这还是无可避免的发生了，而且愈演愈烈。我

记得一次，我待在好莱坞山上的一个昂贵的别墅里，一天早

上，我们直到外面泳池中的同性恋色情拍摄告一段落后才得

以离开自己的房间。我扪心自问，若有人付钱给我，我是否

也会参与其中呢？我的答案是不，但是谁又知道像我这样一

个意志薄弱的人会干出什么事来。另一次，我吸食了别人自

己栽种的大麻。显而易见，我的标准已经越降越低，同时说

不的能力也已经越来越弱，可就在不久之前，我在高中还帮

助那些瘾君子们戒瘾呢！ 

我在这样的境况中越陷越深，没有吸取我父母的前车之

鉴，因此我也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境地中。但是神有他的

计划。神是信实的，当我受试探时，他已经为我预备了出路。

尽管我过着一种双面生活，但是我还是在回家后尽量去做好

事，包括去教会。但是在一些周末，在主日崇拜的过程中，

我只是不停的哭泣。我的一些远房亲戚们无疑认为我已经失

去了救恩。 

从17岁开始，我就一直是一个忠实的献血者。那时，我

离献血一加仑还差一品脱。一天，我叫一个朋友陪我去献血。

当我在回答献血前的常规问卷时，她在一旁等我。这张问卷

涉及了许多个人的用药史和性史。他们想要知道我的血液是

否会感染接受捐献的患者。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针对男性捐

献者的，主要是问他们在1977年后是否有过至少一次同性性

行为。当然这是为了防止艾滋病病毒。我告诉护士我对问卷

有些疑问，于是她就让我去找主任护士。那个主任护士强调

他们对同性恋性行为这个问题最为关注，她想从我这里得到

答案。尽管我有些犹豫，但是我还是告诉她我曾经有过同性

恋性行为。于是那个护士告诉我，我不能献血。但我告诉她，

我有很多问题。她说他们不能帮我，我应该去卫生部门询问。

于是我走了出去，朝在走廊等我的朋友说我们必须现在就离

开。当我就快接近那扇玻璃门的时候，我突然撞在玻璃门上，

眼前一黑，昏了过去。我记得在门上的铃响了起来，并且掉

在走廊的椅子后面。他们告诉我几分钟后我才醒过来，我从

前从没有昏厥过，我醒来的时候，那个主任护士正在帮我量

血压，而围观的人正在估量我究竟被抽了多少血（事实上，

他们只是在我的大拇指上扎了一下）。我一直在哭，于是我

们到了另外一个房间去聊。这时，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

再清楚不过，我的生活已经严重脱轨。其次，那个主任护士

心软了下来，而且她还是个基督徒。在那样的情况下，她说

了非常安慰的话：“我会帮你的”。她不知道如何帮我，但

是她打电话给了她的牧师，那个牧师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社

区事工，那个事工专门帮助那些想要解决同性恋问题的人

群。 

当那个护士把事工的联络方式传呼给我的时候，我并没

有马上就打电话。那时，我感到绝望。我时常企图重新回到

好莱坞，想着可能这样并不会带来什么不同。但是，那个护

士又一次给我打来电话。这次，我打电话给了那个事工组织，

并和那里的牧师通了话。耶稣基督帮助他走出同性恋已经15

个年头了。我同意跟他见面，跟他一起祷告。在我的那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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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他给了我很多符合圣经原则也很合理的解答。我开始

信靠神，相信他同样可以帮助我治愈我的伤痛，让我彻底与

过去挥别。 

尽管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我时常在孤独时跌到犯错，但

是神始终托住我，他的恩典让我坚持了下来。他坚信我会有

一个更好的人生。他知道，只要我与他同行，就没有难成的

事。事实上，我现在相信神喜悦我们去做那些人所认为不可

能的事情。 

幸运的是，由于我悔改的早，我并没有形成对自己错误

的性别定位。尽管我的生命变得十分惨淡，但是我还是逐渐

地交到了一些男性朋友，在他们旁边也觉得很自然。我的渴

望也开始改变。我不再想要介入同性性行为。与此同时，我

和家人的关系也变得亲密起来。我曾经如此的恨我的父亲，

可是我学会如何去原谅他，并把自己从那种仇恨的情绪中释

放出来。我的家庭并不完美，但是我的父亲真正的成长为一

个丈夫和一个父亲。我们现在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要亲密无

间，我的父母对我也非常支持。 

尽管在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受到了家庭三代女性的影

响，但是我直到二十岁才觉得自己是个男人。我永远感谢神

拯救了我。我的朋友现在也是清一色的男性，尽管有时我仍

被不安全感和嫉妒感所困扰，但是我始终在成长。 

当我相信神能重整我的性取向的时候，神就向我显明他

要在我身上所成就的远远超过仅仅只是医治我的性取向。他

愿意把自己显现给我看，让我能够来了解他。他更看重与我

的关系，超过看重我是否是个同性恋者。那个我孩提时代信

靠的神从未改变，尽管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远离了他。 

我认为我的故事不仅仅只是一个关于少年人如何一步一

步地战胜同性恋困扰的故事，更不是一个关于我自己的故

事，而是神通过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奇异的救恩显现给我看的

故事。我见证了一个满有慈爱的父神，他耐心等候，不愿一

人沉沦。当我委身于耶稣基督的时候，所改变的不仅仅只是

我的性取向，而是我被洗净，一无瑕疵，脱离了罪的捆绑。

神将我分别为圣，并且教导我。圣灵也赐予我力量、平安、

喜乐以及爱的能力，这种爱更为深远，更为纯净。我的见证

只是耶稣所行的奇事中的另外一桩，让我来问问你：在神哪

有难成的事？ 


